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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凛然 决不事寇
张丕烈，号伟军，!"#"年生于

上海崇明。幼年父母早逝，由其兄张
丕谟抚养成人，先后考入崇明中学
与上海龙门师范学校，后考入吴淞
商船专科学校，立志当一名航海家。
毕业后，经同乡介绍，到上海一家轮
船公司当了驾驶练习生。由于他刻
苦钻研驾驶技术，很快受到船长的
重视与提拔。

张丕烈从三副升至大副后，很
快便当上了船长，成为上海招商局
早期船长之一。!#$%年“八一三”全
面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为阻挡日本
军舰进攻首都南京，征用老龄海轮
&#艘，凿沉于长江福姜沙水道内，
史称“江阴封锁线”。同年年底，又决
定再建第二道长江封锁线（安徽马
当水道）。从 !'月 '(日开始，沉船
)"艘。当时张丕烈担任“庆宁”轮船
长，当他奉命将船沉于第二道封锁
线时，心情十分复杂，他既痛恨国民
党抗日不力，国土大片沦陷，更痛恨
日寇的猖獗和凶残，誓言决不事寇！
日本占领上海后，张丕烈失业

在家，生活穷困，坐吃山空。日本在
上海广东路外滩设立东亚航运株式
会社，却很难招聘到中国航海技术
人员。于是派人多次找到张丕烈，高
薪聘请他当船长，都被他断然拒绝。
他说：“汉奸我死也不当！”“八一三”
后，日军占领上海，发给他“军用
费”，他坚决不领。因此同行好友称
他为“爱国七君子之后的八君子”。
后来，张丕烈应聘去江宁会馆

小学当教师，宁可重操旧业，放弃高
薪，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抗战胜
利后，张丕烈到一家私营轮船公司
任船长。*#+,年，美国把在二次世

界大战中淘汰下来的 *-艘万吨级
自由轮，售于国营招商局。船务部经
理黄慕宗决定，全部聘用中国人担
任自由轮船长，其中有滕士标、张丕
烈、陈邦达等，号称“中国十大船
长”。张丕烈担任“海列”轮船长。

被迫赴台 向往光明
抗战胜利后，招商局在同心路、

青云路两处建造了大批别墅型洋
房，安排给船长、轮机长等人居住。
张丕烈一家搬进同心路招商新村 '

号，他的邻居就是“海辽”轮船长方
枕流（后来成为第一艘海船起义的
船长）。

*#+" 年，张丕烈调任“海辰”
轮船长。随着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
失败后，“海辰”轮等招商局的船
舶被蒋介石征用撤退败兵。这些轮
船被败兵们糟蹋得脏臭不堪，船员
伙食也被大兵们吃光抢走，还经常
遭兵痞的辱骂、殴打，真是苦不堪
言。张丕烈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同
时也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不
可救药。

*#+# 年初，国民党军节节败
退。蒋介石眼看长江天险也难以抵
挡人民解放军的前进步伐，便忙于
布置应变计划。他们强迫张丕烈驾
驶“海辰”轮撤离上海。临别时，张丕
烈对妻儿恋恋不舍，还对女儿张月
如说：“你与你妈妈好好照顾自己，
我会很快回来的。”

*#+#年 &月，上海解放前夕，
“海辰”轮驶到日本，张丕烈执笔给
女儿写了一封信：“月如女：现在招
商局举办海辰轮船员家眷迁往台
湾，关照汝母，决不可同意，尽量居
住在招商新村 '号，我想不久就要
回上海……”这封写于 *#+#年 &月
"日并从日本寄出的信，表明了张
丕烈决心回到上海的坚定意愿。

*#+#年 ,月 '(日下午，张丕
烈又补写一信给女儿：“……上海解
放后，汝母是否迁回招商新村 '号
居住？我不久的将来亦可回申了。”
张丕烈口口声声称将返回上海，表
明了他向往光明、投入新中国怀抱
的决心。
“海辰”轮经常开往香港。张丕

烈在那里知道了很多关于上海解放
后的消息，这是船员们最关心的。大
家从香港招商分局送到船上的来信
中，得到了在上海亲人的消息。张丕
烈得知女儿与妻子又重新搬回招商
新村 '号，最近女儿还去上海招商
局领到了他一个月的薪水，家中开
销无忧，这使张丕烈很感动，感到人
民政府对海员很关心。大家还从香
港《大公报》《文汇报》和电台广播中
得知上海解放后老百姓安居乐业，
很受鼓舞。

*#+#年 ,月，张丕烈收听到上
海招商总局副总经理黄慕宗的广
播讲话，黄号召在海外的招商局船
舶海员脱离国民党，把船开到解放
区。这在他内心激起了波澜，觉得
自己要见机行事，有机会就把“海
辰”轮开回大陆。%月，“海辰”轮与
“海辽”轮在香港相遇，张丕烈和报
务主任严敦烨在香港一家饭店用
晚餐时，看到“海辽”轮船长方枕流
也在饭店里喝啤酒，十分高兴，三
人聚到一桌边吃边谈。方枕流在交
谈中还不时地流露出喜悦的神情，

原来方船长已接受中共地下组织
的指示，组织“海辽”轮起义。他向
张丕烈和严敦烨宣传党的政策，分
析形势，举着酒杯敬张丕烈，说：
“我们要找机会回上海去，为解放
事业做事！”张丕烈与他碰杯，说：
“对，国民党太腐败，寿命长不了，
我们回上海的日子不远了！”三人
相视而笑，一饮而尽。

*#+#年 *(月初，报务主任严
敦烨收到“海辽”轮的一份通电：
“我们海辽轮于 # 月 *# 日下午 #

时，在港汕应差途中，正式宣布起
义，归航解放区。我们在这里，正赶
上人民的大喜事，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要正式宣布成立……诸位，招商
局、台航公司及各官僚资本的船只
是人民的财产，我们海员被迫在船
上工作，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痛苦
的。你们绝大多数的家属和亲友都
在解放区，他们都希望你们回来
……”张丕烈手拿这份电报读了又
读，与严敦烨在房间里议论，称赞
方枕流有胆量，并下决心走“海辽”
轮的道路，寻机起义。严敦烨，上海
江湾镇人，复旦大学毕业，抗战胜
利后入招商局工作。
“海辽”轮起义引起台湾当局极

大的惊恐，担心众多招商局的船舶
效仿，便加强控制船员，并派军舰游
弋于大陆沿海，发现船舶可疑动向，
立即加以拦截。可是张丕烈回归大
陆决心已定，他对严敦烨说：“弃暗
投明，决不回头！”严敦烨一向钦佩
张丕烈，点点头说：“现在您要走，我
一定跟您一起走！”
张丕烈说：“你去听听大家的想

法，只要有 &(个船员愿意走，我们
就能走掉。”当时这艘船烧煤炭，共
有船员 %(人左右。

英雄船长张丕烈血洒台北（1） ! 金宝山 吴长荣

1950年初，张
丕烈船长领导万吨
“海辰”轮在日本策
动起义，在开往青岛
途中，被国民党军舰
拦截至高雄，同年7
月 11日壮烈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他是
上海追认的第一位
海员革命烈士。!本
文摘自 "上海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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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水帘洞上的屠杀

./012葬在水帘洞外的小溪旁。翠寮的
全体人员都出席了葬礼。说来也奇怪，棺木入
土那会儿，天空蓝得纯净透彻，可当人们对着
这座新坟最后一鞠躬时，天际突兀显出了一
脉粉红，那粉红迅速地扩展、加深，不一会儿
就有弥漫的红雾笼压下来。突然，一声沉闷的
爆炸，大地颤动。陈太太失声问：“打雷了？”站
在她身边的陈团长一抬头，只见一名战士飞
奔而来：“报告！肃毒组织的军队正在
进攻。他们误入雷区，踩响了地雷。”

陈团长骂道：“去他妈的‘肃毒组
织’，醉翁之意不在酒！”那战士说：
“他们装备很好，配有美式机枪和火
箭筒……”站在一旁的艾蛟大叫：“就
是他们！是替美国人抢宝贝来了！”

陈团长问战士：“昨天加固的那
些工事怎么样了？”战士说：“工事十
分牢固，他们一时半会儿休想攻进
来。”可话音刚落，一阵“嗡嗡”声传
来。众人举目四望，红雾里什么也看
不见，只听陈团长骂道：“操他的，来
头不小啊，连大头苍蝇也飞来了！”
“老虎哥，你在说什么？”刘强不

解地问。陈团长瞪了他一眼：“你的牧师用直
升机来接你上天堂了———”刘强还没转过弯
来：“直升机？它来干什么？”陈团长气恨恨地
道：“你那牧师和他的后台老板动员了政府的
正规军和肃毒组织的力量，来抢那宝贝 3

了！”说着，又道，“他们有先进的武器，我这点
力量只能抵挡一阵子，目前除了突围别无选
择！”似乎为了印证陈团长的话，突然一阵枪
声传来，清脆而密集。刘强似乎依然不信———
他尊敬的泰阳牧师会这么干？
这时受到惊吓的麻风病人已一窝蜂跑了

过来。陈团长道：“你还愣着干什么？半小时
内，你和艾蛟赶紧把病人、家属和客人统统从
水帘洞里撤出去！”刘强有些迷糊：“可洞里下
得来上不去啊！”刀二羊走到他身边轻声说：
“我下来时看到绳子已经换过了，上端有滑轮
拴在大青树上。”
“我怎么不知道？”刘强嘴里嘀咕。陈团长

说：“等你知道，黄花菜都凉了。快去！”说罢，
又喊：“其余的人———跟我来！”“其余人”自然
是指他的士兵，可偏偏陈太太也跟了上去：

“儿子，我得为你祈祷，我不离开你！”刘强跑
过去：“姆妈快跟我走，子弹不长眼啊！”可姆
妈微微一笑，将手插进了儿子的臂弯。而陈团
长也挽起母亲，很快地转身向着红雾深处走
去了。刘强只好和刀二羊、艾蛟带着麻风病人
往水帘洞跑去。
借着洞口上方射进的微光，刘强检查了

一下系住篮子的绳扣，就对刀二羊和艾蛟道：
“我先上去！接着你们也上来———”说着，又下

意识地在人群中扫了一眼，他看到
了自己怀孕的妻子玉哨，正在麻风
病人中维持秩序。他心里一热，双手
抓紧了麻绳，使劲攀了上去。接着攀
上来的人是艾蛟。他的前胸后背用
布条绑了一层硬东西———刘强明
白，这是陈团长按承诺为收回宝贝
付他的钱。很快下面又攀上来一个
人———是艾罕！
三人开始吊人———艾罕年轻力

气大，三下两下就拉上了他的依咪
长脚大婶。他把母亲抱到了一块平
地上。然后，刘强和艾蛟合力拉上了
大鼻子老汉。接着，三人轮番，把麻
风病人都吊了上来。眼看只剩玉哨

和刀二羊了，忽然“嗡嗡”声震耳欲聋。艾蛟
大叫：“直升机要开火了，大家快隐蔽！”说着
他将刘强猛推一把，和自己一同扑在了大青
树的树根丛里。正在附近的麻风病人也四下
奔逃躲避。长脚大婶坐在空地上吓得大叫。艾
罕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这时，“哒哒哒”一串
子弹扫过。刘强一跃而起，冲上去一看，见艾
罕合扑在母亲身上———鲜血在他们身下汩汩
流淌。两人很快没气了。
麻风病人纷纷围了过来。刘强泪流满面地

对大家说：“对不起……我想给你们一个好的
生活，不想倒害了你们！”大鼻子大叔叫道：
“不，刘老师，你已经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而
且做了一回有尊严的人。这辈子我们已经够
了！天神英帕雅在上，我们对你感激不尽啊！”
大伙见说，纷纷点头称是。刘强抓住老汉的手：
“大叔，那就把这些人仍旧带领在一起，人多了
才有生活的勇气。拜托了！”说罢，刘强回到洞
口，刚握住绳子想拉玉哨和刀二羊上来，就听
一声巨响———直升机向洞口附近发射了导弹。
他被气浪震到了洞底，洞口塌了，绳子也断了。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 ! ! ! ! ! ! #$%来了两位一起避难的长辈

下午飞机还在炸，炸弹掉下来带来尖锐
的呼啸之后，就是沉重的一响，看得见中弹房
屋腾起的烟火。哥哥吓得直哭，拽着妈妈要去
教堂受洗礼，说是不受洗炸死就上不了天堂。
妈妈就带上我们兄妹，走到中区的主教大堂
找到神父。因为早都认识了，他二话没说，带
我们进了大殿，把圣水池中的水撩一些在我
们额头上，入教的仪式就算完了。回家的路
上，炸弹还在呼啸，可哥哥一蹦一跳的特别开
心。他说一受洗礼，过去的罪孽一扫而光，现
在是最纯洁的人，若是现在就被炸死，一直就
升上天堂了。我未置可否，我可不想现在就被
炸死。再说，我也没有感到有要死的危险。妈
妈一路沉默。
虽然有了以防万一的办法，但战争还要

延续多久，沦陷后又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三
包粮食能否接济到社会恢复正常也是个悬
念。袁妈、刘妈都说可以吃野菜，但香港有没
有她们过去在北方熟悉的那些品种，还得去
找寻或试吃。婆婆是南方人，她肯定地说野茼
蒿是可以吃的，于是第二天，她们三人提了只
大筐子上山，我也跟着。香港冬天草木不枯，
野茼蒿好认，也多，时间不长筐子就满了。晚
上煮了一大锅，她们当饭，却不给我盛。我就
围着要，刘妈给了我一点儿，我觉得虽不难
吃，可也不算好吃，对它的兴趣也就淡了。

自开战后，灯火管制，家里没开过电灯，蜡
烛也不许点，所以我们早早地就上床睡觉。不几
天，自来水也停了。所幸我们那个架空的院子下
面是岩石，石缝总在滴水，接水的任务就是我的
了。提上一只桶，桶内放个小缸子，另一只手拿
个小板凳，走到院子下面，选好地方，听着小缸
子里的叮咚声。接接倒倒一坐几个小时，等桶里
的水快满时，刘妈或袁妈就会来给我换只空桶，
提水走的时候，还总不忘表扬我几句，这是我以
往几乎听不到的，心里觉得怪美。
房客贝特兰参军后，大学生房客也到学

校集中参加战时服务去了。这时，家里又来了

两位亲戚，一位是江南才女，很
有风度的毛彦文女士，她是民国
闻人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的
续弦夫人。由于熊希龄的前夫人
朱其慧是我五姨父的姑母，所以
虽然毛女士只比我妈妈大两岁，

我们还是称她为熊婆婆。抗战开始，熊公公夫
妇就离开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到上海居住，慈
幼院则迁到了广西柳州，因此他们就需经常
往来于沪桂两地。)#$"年元旦未到，熊公公
就在路过香港时突发脑溢血死在旅途中。妈
妈及时把熊婆婆接来家里安顿，爸爸总揽一
应后事。以后熊婆婆独自主持慈幼院，每次来
往路过都住我家。这次路过可能是父亲才去
世，妈妈又在外工作，熊婆婆不想来打扰，就
下榻九龙。偏偏赶上了战争，前进不得，后退
也不能，妈妈请她赶快过海来我家，九龙不是
可以停留之地了。
另一位是陈八叔，妈妈的同学、好友陈蕙

君的堂弟。周家和陈家是世交，同辈人都很熟
识的。不过这陈八叔年轻，当时三十来岁，清
华大学毕业，学电的，在九龙工作，还没成家，
差不多每周都来，可袁妈、刘妈都不喜欢他。
我们有时故意叫他八哥，降他一辈。有一次，
我对着他念童谣：“八哥，八哥哥，学我说话，
学会了和我吵架。”他飞起腿要拿尖头皮鞋踢
我，被刘妈挡住，还训斥了他一顿。就这位八
叔，现在九龙吃紧，他当然是不请自到了。妈
妈说国难当头，大家还是互相帮助，多包涵
些。袁妈、刘妈只能接纳他了，但对这位唯一
的男子汉，谁也没抱什么期望。
日军攻下九龙后，朝香港炮击就更频繁更

猛烈了。开炮时，我就停止接水，回家和全家一
起，挤坐在底层的楼梯下面，说是这里最安全。
炮弹带着尖锐的呼啸声，接着就是沉闷地一
炸，能感觉到地下一震。若是啸声低粗，爆炸声
就会很大，表示弹落不远。开战后，窗玻璃上都
贴了防震的纸条，没想到上过栓的大门会在剧
烈的震动中猛地来回扇动，都可以看见外面的
院子。兵荒马乱，没了大门可是万万不能的，我
们赶紧搬来椅子顶上。后来还灌了两麻袋沙石
挤住门下，上面再用大杠子撑牢，门才免了被
震掉之虞。躲炮时没人说话，说也听不见，大家
都在默默地用身和心感受炮弹的威力。可是天
天如此，人慢慢也就麻木了。


